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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阳泉频频亮相央视荧屏，如
春潮般涌入全国观众的视野。镜头流
转间，从桃河两岸绽放的桃花到蓝天上
翱翔的天鹅，从军人乘车听到的声声致
敬到浮桥出现吸引的股股人流……这
座曾经“一城煤灰半城土”的山城，正以
绿为裳，向美而生。

桃河，作为母亲河滋养着阳泉。这
条蜿蜒 80 多公里的河流，恰似游龙从
太行山的褶皱里蜿蜒而出，流过街道、
铁轨、人群，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历程，折
射着万家灯火的温度，将工业文明的铿
锵与市井烟火的温润融为一脉春水。
我以为——读懂阳泉，要先读懂桃河。
其发展变化就是阳泉市城市发展和生
态治理的缩影，更反映了我们这座山城
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转
型历程。

桃河往事·涅槃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素
有“五渡平波”之称的五渡村蹒跚学步
时，阳泉正经历着工业化的蜕变。家附
近的桃河已开始承受污染压力，尽管夏
天还能在河滩逮到泥鳅，但那些银鳞闪
烁的鱼类却日渐稀少。哥哥姐姐时常
说起他们记忆中的桃河，那些被岁月镀
上金边的往事，总在煤灰弥漫的黄昏里
格外鲜活。在他们口中，桃河是流动的

“翡翠”，是小朋友们的快乐天堂，夏日
蝉鸣中，他们挽起裤腿，在清凉的河水
漫过脚踝时欢快尖叫，溅起的水花在阳
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那时候，河边
还有大片的芦苇荡，风一吹，芦苇沙沙
作响，仿佛在演奏一首欢快的自然乐
章。小孩子们在芦苇丛中捉迷藏，不时
折下一根芦苇，做成哨子，吹出不成调
的曲子，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河畔。妇
女们则在岸边的石板上捶打衣服，棒槌
起落间，溅起珍珠似的水花。

当阳泉的烟囱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耸立”成钢铁森林，工业废水像墨汁般
日夜渗入河床，桃河渐渐褪去“翡翠
色”，流淌成满目的“酱油色”。穿城而
过的浊流蒸腾着刺鼻的雾气，行人们攥
紧衣襟疾步而过，却躲不过钻进领口的
腥气。每次回娘家站在高高的吊桥上，
眼望荒草丛生、污水横流的桃河，内心
的缺憾久而久之在我胸腔里翻涌成带
刺的浪——这条被工业铁腕扼住咽喉
的河流，何时才能挣脱桎梏，重新唱起
翡翠色的歌谣？

2002 年，浩荡的“治桃大军”挺进
桃河，清理淤泥的日夜，整个城市都能
听见河床的“咳嗽声”——卡车运走的
是污泥，带来的是阳泉人对未来美景的
无限向往。全市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捐款支持治桃工程，成为全市
干部职工、农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甚至离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和在校学
生的自觉行动。我市仅用了7个月，在
10公里的河段上，动用土石方300多万
立方米，在一个污水横流、乱石滚滚的
干河床上建起了70余万平方米的大公
园。

2007 年，全市园林城市创建“绿
化”战役全面打响。刚提出创建园林城
市目标时，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彼
时的阳泉，街道旁的绿植稀稀拉拉，裸
露的土地随处可见，煤尘在穿城而过
的风中打着旋儿，连呼吸都裹挟着沉
甸甸的煤灰味道。但从下定决心的那
一刻起，这座煤炭之城，正酝酿着一场
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当时我任下
站街道办事处主任，辖区面积小且狭
长，又地处全市商贸中心，商场林立、
密集度高，给整个街道绿化工作的开
展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实地勘察和规
划后，我们决定要“因地制宜、见缝插
绿、形成绿片”，组织发动居民对小区、

房前屋后实行增绿补绿的绿化方案，
并制定了“拆围建绿”“修池增绿”“依
地添绿”“建道护绿”和“小区补绿”的具
体措施，我们街道办一群人与群众一起
扛镐钯、挖树坑、提树苗、拎水桶，在桃
河沿岸成功打造了近三公里的堤坝绿
色通道，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休闲的好去
处。

经过二十余年的接力整治，桃河终
于褪去工业时代的污浊外衣，浊流变
清波，荒滩化碧廊。依托桃河打造的
桃河公园，如同一条翡翠项链镶嵌在
城市版图，不仅重续了人水共生的情
感纽带，更激活了城市生活的诗意注
脚。晨光中，青年踏着细碎阳光从塑
胶步道掠过，母亲推着婴儿车驻足欣
赏河景，摄影爱好者们架起长枪短
炮，只为捕捉桃河在不同时刻的绝美
姿态。这条重生之河，已然成为感知
阳泉生态律动的鲜活坐标，滋养着城
市的根脉。

桃河桥影·变迁

桃河的桥，也是岁月变迁的见证
者。20世纪70年代初的桃河下游还没
有桥，即便是一座小石桥或小木桥都没
有，人们想去城里都必须挽起裤腿、提
着鞋赤脚蹚过宽宽的桃河。1978年夏
季的惊雷，至今仍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轰鸣。那年农历六月初六，两个少年在
河边游泳时疏于警惕，对岸边“快上来”
的急切呼喊充耳不闻，谁也没料到，突
来的洪水如猛兽般奔腾而至，转瞬之间
便将毫无防备的他们吞噬，任凭大人们
呼天喊地也不能挽回他们年少的生
命。那也是我记事后桃河最大的一次
洪水，滚滚的洪流甚至漫过河岸涌入村
庄，差一点就淹没了村里的学校。自那
以后就流传下了“六月六发洪水”的口
讯。从此，家家户户的大人对孩子们管
教得更加严厉，三令五申告诫孩子们不
准靠近桃河，尤其将男孩子们下河游泳
列为头等禁忌，那些语重心长的叮咛
里，藏着对桃河滚滚洪流的后怕与心
悸。

同时，这场惨痛的灾祸，也如同一
记重锤，让村里的干部们意识到如果再
不对桃河加以治理，它还会给村民们带
来更大的危害。于是，大家迅速行动起
来，积极奔走呼吁，向有关部门郑重提
议：在两岸筑坝，并修建一座供行人通
行的简易桥梁。在政府和村民们的共
同努力下，历时两年，桃河两岸终于建
起了大坝，随之不久在宽阔的河面上又
修建了一座木头吊桥。这座吊桥没有
桥墩，桥身主要由钢丝和铁管连接而
成，桥面则主要是由木板组成，走在上
面会不由得晃来晃去，所以这里的人习
惯叫它软桥。这样一座简易的吊桥，成
了连接城乡之间的“民心桥”，它为五渡
及附近的村民们架起了一座通往城市
的桥梁。

每到汛期，汹涌的桃河水拍打着桥
墩，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桥面也随之
微微震颤。夕阳西下时，木桥被染成暖
金色，劳作归来的人们扛着农具从桥那
头走来，身影与霞光融为一体，成了我
儿时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但彼时桃
河的防洪能力还很薄弱，吊桥的木板也
会随着风雨的侵蚀缺角“叹息”。

后来，木桥逐渐被东边水泥厂附近
的钢筋水泥桥取代，虽不再有摇摇欲
坠的担忧，却也带着几分朴素与笨
拙。这座“中年”五渡桥见证了阳泉工
业蓬勃发展的岁月。运煤的卡车排成
长龙驶过桥面，轮胎与粗糙的路面摩
擦出刺耳声响；清晨的桥边，卖豆腐脑
的小贩支起热气腾腾的摊位，吆喝声
与车辆的鸣笛交织成独特的市井交
响。那些年，桥上的尘土与煤灰常沾

满行人的衣角，却也承载着无数家庭
的生计与希望。

说到桥，就不得不说一说桃源大
桥。2006年4月初，市委、市政府作出
了建设桃源大桥的决定。在建设者们
不分昼夜、风里雨里的奋战下，这座崭
新的连接南北大动脉的桥梁，仅仅用了
五个月的时间就提前竣工了。落成后
的桃源大桥，横卧桃河之上，尽显雄伟
壮观之姿，远看那一柱柱高耸的桥头
堡，就如一群排列整齐、展翅欲飞的雄
鹰傲然矗立；待走近驻足凝视，又会发
现它们巧妙地与不远处的巍巍南山相
映成趣，刚劲的现代建筑线条与苍茫的
自然山色完美融合，看起来是那样的和
谐。闲暇时，当我又一次站在崭新、宽
阔的桥面上，夏日的阳光倾洒而下，桃
河波光粼粼，万千碎金在水面跳跃闪
烁，与桥上穿梭的车流，共同组成一幅
跃动着生机和活力的山城新画卷。

如今，桃河上的通车桥梁更多了，
这些桥梁不仅畅通了南北交通，更以各
具特色的姿态成为城市中一道道亮丽
的风景线，五渡桥的观景台更是成了网
红打卡点。站在桥上，俯瞰桃河美景，
心中感慨万千。这条河流，恰似一部生
动的史书，记载着阳泉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桃河春韵·胜景

春日的桃河，是花的海洋。四月，
“十里桃花映山城”的胜景如期上演。
桃河公园内，20多个品种、上万株桃树
肆意绽放，满树的花朵如粉霞般绚烂，
微风拂过，花瓣纷纷扬扬飘落，洒在蜿
蜒的河面上，与 30 多个品种的郁金香
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如梦似幻的春日
画卷。

今年的“阳泉消费季”桃河市集活
动热闹非凡，人们穿梭在花海与集市
之间，感受着春日的浪漫与生活的温
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
等指尖技艺，让游客近距离领略传统
文化的魅力；桃花主题文创产品琳琅
满目，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选购；富硒
农产品展台前，试吃的人们排起长队，
品尝着来自阳泉大地的馈赠；实景演
艺区，身着汉服的“花仙子”在桃林间
翩翩起舞，与戏曲表演、书画摄影展览
一同，打造出沉浸式文化场景。传统
与现代交织，文化与生活相融，让游客
仿佛踏入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
古代桃源仙境。

而在桃林沟景区的桃河民俗文化
园，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青瓦白墙
的建筑群依山就势，错落间透出古朴
韵味，入口景观区、饮食作坊店铺区、
文创艺术区等区域各具特色。漫步其
中，仿佛穿越至清末民初的繁华商
镇。园区内经营着 40 余户铺面，农家
院飘出的饭菜香、民宿里传出的欢声
笑语，处处洋溢着生活的幸福。每到
周末夜晚，戏台处篝火熊熊燃烧，人们
围坐在一起，载歌载舞，尽情享受欢乐
时光，这里也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文
旅地标。

桃河的变迁印证了阳泉从“煤城”
到“山水园林城市”的转型之路。桃河
的发展，不仅为阳泉带来了人气与活
力，更成为阳泉生态转型与文化传承
的双重注脚：她既承载着“乌金时代”
的集体记忆，又流淌着新时代“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碧水
清波与城市文脉的交响中，诉说着一
座资源型城市向宜居家园的华丽蜕
变。展望未来，桃河还将继续绽放光
彩，这条见证了城市变迁的母亲河，必
将吸引更多人前来探寻她的魅力，聆
听她的故事，共同续写属于阳泉的精
彩新篇章！

沿着桃河“看”阳泉
□温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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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云把我带入了戈壁的敦煌，
四月的风孕育了大漠嫩绿的原野。
神秘的月牙泉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文人墨客书写着神奇的传说。
听着驼铃的回响，
走在古丝绸之路，
莫高窟在呼唤：
大漠苍茫隐梵宫，千年古窟韵无穷。
飞天彩带随风舞，佛像金身映日融。
壁画精描尘世相，经文细刻古今通。
藏经洞里遗珍秘，艺术瑰宝耀苍穹。
一尊尊佛像，
一幅幅壁画，
璀璨夺目。
中国的莫高窟，世界的莫高窟！

纵横交错的小巷、青砖碧瓦的院落、挺拔苍劲的古树……
4月，一次采风活动中，我们50多人走进大阳泉古村，嗅着花
香，追忆着一砖一瓦的历史。

两棵古树分别位于古街的东西两侧，间隔二百五十步
左右。位于古街东侧的一棵是国槐，人们叫东古槐，树龄
1500多年。另一棵古树也是国槐，被称西古槐，树龄1320
多年。

两棵古树相隔两个世纪，又携手跨越了1300多年。先
说年长的那棵古树，高19米，胸径1.5米，树围4.8米，冠幅
东西长14米，南北宽12米。盘根错节的根系，无声诠释着
扎根大地的厚重担当。另一棵古树高18米，主干高3.5米，
胸径1.4米，树围4.6米，冠幅东西长18米，南北宽19米。根
部被砖石包裹着，根脉仍在舒展，形象演绎着坚韧不拔。

令我们惊喜的是，在古街中心，也就是在两棵古树
间，搭建了一个戏台。此戏台始建年代不详，按建筑风格
推论，属于元代建筑。据记载，古戏台是为对面的大庙修
建的。可我认为戏台是为这两棵古树搭建的。不妨问问
两棵古树，它们一定记得戏台落成的良辰吉日。两棵古
树一千多年的交往有多少，那戏台里就有多少故事。戏
台的左右楹联总结得好到位——上联：切莫认真转眼荣
华空闹热；下联：也休作假动人忠孝可兴观。戏台里的两
个小门，一个是按部，一个是就班，这不正是两棵古树的
默契，它们按部就班地走来，把一路上的精彩统统掩藏在

“嘒愉楼”里。
大家争先倾诉着曾经在这里的激动。
有人说：我春天来过，总惦记着那树枝上又搭了几个鸟

窝，那新枝上的几片嫩叶是否能顶住风吹日晒，为那个枯萎
好久的枝干突然冒出嫩芽而彻夜难眠。

有人说：我夏天来过，午睡起来，喝几杯热茶，定时来到
两棵古树下乘凉，当坐在古树下，不由得想起爷爷奶奶很久
很久的佳话。

有人说：我秋天总想来这里溜达。望着如华盖般的树
冠下，窗明几净方圆有致的院落，家家户户的人间烟火。走
进义学堂院子里，站在那棵树龄也有400多年的银杏树下，
手捧黄黄的三两叶子，再回望那两棵古树的绿，感觉风景美
不胜收。

有人说：进入冬季，虽然说北方的冬季严寒，两棵古树
只剩枝干，但我习惯来两棵古树之间走走，因为无论哪一根
枝干都给我力量。

我们在两棵古树间慢慢行走，看到了遗存完整的古街
巷体系：古店铺、古民居、古庙宇、古祠堂、古戏台、古学堂、
古阁楼、古树木。轻轻叩开“魁盛号”的门，一遍遍游走景元
堂、正元堂、景义堂、大生堂……坐在大阳泉义学堂，听老者
讲起，清代著名爱国思想家、地理学家、书法家、编辑大家张
穆及其祖父张佩芳、父亲张敦颐，三代名人的传奇佳话。

我们在两棵古树间慢慢行走，看书法，赏非遗，学写作，
收获满满。大家约定，来日再来大阳泉古村读书品茶，赏景
畅谈。

我们行走在两棵古树间，把所有的惊喜和感叹化作祝
愿，愿两棵古树福寿绵长，也祝愿大阳泉古村更加美丽，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行走在两棵古树间
□郑丽萍

敦煌行
□王占宏

诗词曲赋


